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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致力于从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和人格特征的调节作用，对大学生使用人工智能与心理健康内在联

系进行深度解剖，并对社会支持进行细致探索。通过方便抽样对386个高校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利用各

种专业量表进行测量，并运用统计的先进方法加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人工智能的使用与心理健康相

关联，社会支持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外倾性人格有显著调节作用，因此，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人

工智能的使用具有明显的负相关。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学生合理运用AI的关键理论和实践指导，维护

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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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use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focusing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sonality traits, with a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social support.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386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various specialized scales. Advanced statistical meth-
ods were employed for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I use show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
relation with mental health; social support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extraversion exhibit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Therefore, AI use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is research provides ke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AI by university students to safeguard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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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

一，其应用如汹涌浪潮般席卷各个领域，深度重塑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大学生作为社会中

对新兴技术接受度极高、应用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借助智能算法进行数据分析，

还是在日常生活里利用智能语音助手安排日程、获取信息，又或是在社交娱乐方面通过智能推荐系统发

现新的兴趣爱好和社交圈子，人工智能都已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渗透速度大大加快。高校大规模推行在线教学模式，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在线教育资源爆发式增长的智能教学平台，以应对防控时期的教学困境(Kundu & Bej, 
2024)。这些智能化的教学工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使知识传播更加方便、高效，而且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学习经验丰富多样，学生在学习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学习能力。但是，我

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它所可能造成的潜在问题，特别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

影响。虽然人工智能在教育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学界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层面对其影响的研究

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还没有很多未知的问题需要探索人工智能。 

1.2. 文献综述 

以往在技术运用和心理卫生方面的联系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技术应用得当，无疑为大学生

获取知识、学习效率的显著提高开辟了一条新渠道(Wang & Wang, 2024)。如各种网上课程平台，将世界

顶尖高校的优质课程资源汇集在一起，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爱好，打破地域、学

校资源的限制，在知识上实现无界获取。同时，社会媒体及其他网络应用使大学生从不同背景中轻松结

识朋友、满足其社会需求、促进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大大拓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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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度沉迷于技术却可能造成一连串的严重问题。对社交媒介的过度依赖，容易让大学生陷入

攀比、焦虑中，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焦虑情绪。人们往往倾向于在虚拟的社交环境中，把自己的美好

的一面表现出来，这很容易造成别人的攀比心理。大学生正处在自我认知、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

自己生活可能产生不满和焦虑的情绪，进而影响心理健康，而经过频繁接触他人精心修饰后的生活片段。

长时间的沉迷网络游戏，就有可能造成社会交往能力的退化与现实的脱节(Kim et al., 2025)。在网络游戏

中，玩家主要是通过虚拟角色进行交互，而这种互动方式比较简单，比较单一，在现实社会中的情感深

度和复杂性比较缺乏。长期沉浸其中，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逐渐丧失与他人有效交流的能力，在情

感上建立联系，从而产生一种孤立的社会。 
社会支持一直被视为维护心理健康的一道重要防线，研究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稳定而充足

的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缓冲生活中的压力，帮助个体抵御消极情绪的影响，这一点在社会上是非常有效

的过度依赖智能设备，会使大学生在技术使用情境下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明显减少(Cohen & Wills, 1985)。
比如，在寝室里，原本舍友间热烈的讨论和沟通，换成的可能是他们各自埋头于手机或计算机上的 Smart 
App。这种现象不仅削弱了大学生获得客观支持的机会(如物质上的援助和实际上的帮助)，而且影响了他

们的支持利用程度(即主动寻求和利用社会支持的能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对主观支持(如情感上的

安慰和他人的认同)，进而对心理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从性格特点上看，在应对技术冲击时，不同的性格特点表现出明显的区别(Eysenck, 1991)。性格外向

突出的个人，通常社交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比较强，而且在技术辅助下，善于主动出击，社交版图进一步

扩大。比如，他们可能会利用智能社交平台，主动参与线上的各种社群活动，结识志趣相投的朋友，并

将线上关系延伸到线下，组织聚会、交际活动等，让自己的社交生活更加丰富，社交支撑网络也会更加

强大(Matthews et al., 2003)。而内倾型个性占主导地位的个人，面对科技时，在虚拟世界中，可能更容易

陷入孤独的一隅。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独自使用智能设备进行学习或娱乐，较少在虚拟世界中主动与他人

建立联系、寻求自我满足，从而与现实社会渐行渐远、相对薄弱的社会支持体系(Social Social System)。 

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全面而深入的文献综述和严谨的理论推演，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假设。 
假设 H1：人工智能使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呈负相关。随着大学生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依赖程度不

断加深，他们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将显著上升，心理舒适度也会随之降低。这是因为过度使用人工智

能可能影响大学生在学习、社交和生活等多个方面出现功能失衡，进而引发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的积累。 
假设 H2：社会支持在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具体而言，频繁使用人工智能可

能会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根基，减少他们与现实世界中他人的有效互动和情感连接，进而间接影响到

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一假设基于社会支持在心理健康维护中的地位以及技术使用对社会支持获取可能产

生的负面影响。 
假设 H3：人格特征，尤其是外倾性，在人工智能使用与社会支持的动态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调节角

色。高外倾性个体能够借助人工智能的优势强化自己的社交纽带，积极拓展社交圈子，从而维系较高水

平的社会支持；而低外倾性个体则可能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更容易陷入社会支持匮乏的困境，难以抵

御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假设考虑到了人格特征对个体行为和应对方式的重要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该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办法，在某一综合院校中选择了在校学生作为调研对象(吴明隆，2010)。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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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样张的多元性和代表性，课题组将招聘信息广泛地在校园内发布，涵盖了各学院、各专业、各年级。

经过努力，共发放问卷 420 份，随后对本次调查问卷进行了严格筛选、甄别，最终共回收 386 份问卷，

问卷有效回收率达 91.9%。 
在这 386 名有效样本中，男生人数为 175 人，占比 45.3%，女生人数为 211 人，占比 54.7%，性别比

例相对均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人工智能使用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从年级分

布来看，大一学生有 98 人(占 25.4%)，大二学生 103 人(占 26.7%)，大三学生 96 人(占 24.9%)，大四学生

89 人(占 23.0%)，各年级均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参与，保证了研究能够捕捉到不同学业阶段大学生的特点

和差异。年龄范围集中在 18~23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0.3 岁(标准差 SD = 1.4)，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正处

于身心快速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和应用较为普遍，且面临着各种学业

和社交压力，因此是研究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想群体。 

3.2. 研究工具 

人工智能使用量表：该研究独立开发的人工智能使用量表是一款针对大学生与人工智能交互深度和

广度进行全面精准测量，并经过精心设计和反复验证的测量工具。《量表》涵盖了 15 个精心编写的题目，

包括使用频次、使用时长、使用场景等多个关键维度。在使用频次上，比如题目“智能学习软件在过去

的一周里，你每天打开的次数平均是多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智能工具的依赖程度和使用频率，

都可以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得到直观的了解。对于使用时长的测量，题目为“你一般会花多长时间在智

能娱乐应用的单次使用上？”“可以精确地捕捉学生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应用的娱乐活动中。

而在场景维度的使用上，“你是不是经常借助智能办公工具进行小组作业协作？”这类题目关注的是学

生在特定场景下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比如学术合作。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规则，从“从不”到“总是”依

次赋值为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人工智能在大学生生活中的嵌入程度越深(戴晓阳，2010)。经过严格的信

效度检验，本量表在此次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达到 0.87，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可

靠性，能够有效地测量大学生的人工智能使用情况。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本研究引入了邓明昱等人精心修订的中文版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

是心理健康领域广泛应用的经典测量工具，如同一个精细的心灵扫描仪，能够全面、系统地扫描大学生

的心理状况。它包含了 90 个项目，涵盖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偏执及精神病性等 9 个重要的症状维度。在计分方式上，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从“没有”到“严重”

分别赋值 1~5 分，学生根据自己在过去一周内的实际感受进行选择。通过对各个项目得分的汇总计算得

出总分，总分越高预示着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心理压力越大。在本次研究的实际应用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高达 0.96，这充分显示了其极高的精准度和可靠性，能够准确地反映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本研究采用了肖水源倾心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从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独特的视角出发，犹如一台高倍的社会关系显微镜，能够深入洞察大学生所处的

社会支持生态环境(肖水源，1994)。在客观支持方面，题目涉及学生在获得物质帮助方面的情况，如“你

从家庭、朋友或其他途径获得物质帮助，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你的频率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主观支持则侧重于学生的主观感受，比如“你觉得周围的人对你内心的感受是不是真的很在乎？”等话

题。应援利用度主要考察学生在遇到困难时，如“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疑难问题时，你会不会主动求助

他人，主动采纳他人的建议”等，主动寻求并有效利用社会支持的能力。诸如此类的问题。该量表共有

10 个精妙设计的题目，在本次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稳定在 0.89，表现出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能够为研究提供准确的社会支持测量数据(Costa & McCra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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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人格量表：本研究选用了 Costa 和 McCrae 编制的 NEO-FFI 简式量表中文版(姚若松，梁乐音，

2010)，这一量表是人格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如同一张精细的人格拼图，能够精准地勾勒出神经质、外

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五大人格维度(王登峰，1994)。通过 60 道别出心裁的题目，对学生的性

格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测。如《我热衷于结识新朋友，主动融入新的社交圈》这类题目主要是用来向

外提问的，从社交能动性、外向程度等方面，通过学生的回答，了解学生的特点。而“我在压力面前容易

焦虑，情绪起伏较大”这类题目，则主要是用来检测学生在情绪稳定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性格特征。

在这项研究的实际应用中，Cronbach’s α系数在这一量表中达到了 0.85，可信度很高，可以对大学生的性格

特征进行有效测量(John et al., 1991)。 

3.3. 数据收集程序 

在正式开展数据收集工作之前，研究团队积极与学校伦理委员会进行沟通和申请，成功获得了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确保研究符合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随后，研究借助线上问卷星平台开启了数据收集之旅。 
调研开始前，调研人员将调研的目的、过程、意义等以诚恳、明确的方式详细地介绍给参会人员，

确保参会人员对调研的背景、意图有充分的了解。经与会人员明确表示同意后，自愿在知情协议函上签

字，保证了与会人员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问卷在设计过程中充分遵循人性化的理念，将答题时间长

合理地控制在 20~30 分钟之间，兼顾了参与者的答题体验和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使参与者能够从容、细

致地对每一道题目进行作答，使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得到了提高。在整个数据采集过程中，始终坚持匿

名原则，严格保密参加者的姓名、学号等身份识别信息，切实消除参加者对隐私的顾虑，确保数据真实、

客观。 

3.4. 统计分析方法 

在数据分析环节，研究团队将 SPSS26.0 和 Mplus8.3 两款强大的统计软件充分利用起来。首先，利

用描述性统计法对每个变量进行初步分析，计算出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等基本统计量，从而给每个变

量画出清晰的“画像”，这样就可以对样本的基本特征、数据分布等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借助 Pearson 相

关分析，深入挖掘变量之间潜在的线性关联线索，对变量之间的两个相关性进行分析，如人工智能使用、

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外倾性等，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方向和紧密程度进行初步判断，为后续深入分析打

下基础。为了深入挖掘社会支持在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奥秘，搭建了结构方程模型(侯杰

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通过构建合理的理论模型，拟合实际数据，对模型的拟合指标进行评估和

分析，如 χ2/df、CFI、TLI、RMSEA 和 SRMR 等指标，以判断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确定社会支

持在这一关系链中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 
在探究外倾性的调节效应时，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将人工智能使用、外

倾性以及它们的交互项逐步纳入回归模型，通过观察回归系数的变化和显著性水平，判断外倾性在人工

智能使用与社会支持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过程中，

均采用了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对间接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Preacher & Hayes, 2004)。这种

方法能够通过大量的重复抽样，更准确地估计标准误和置信区间，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提供有

力保障，确保研究结果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Hayes, 2017)。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呈现“见表 1”，便于清晰的观察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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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1. AI 使用 3.42 0.76 1 −0.34** −0.28** 0.15** 

2. 心理健康 1.89 0.58 −0.34** 1 0.41** −0.23** 

3. 社会支持 3.65 0.71 −0.28** 0.41** 1 −0.23** 

4. 外倾性 3.31 0.82 0.15** −0.23** −0.23** 1 

注：**p < 0.01。 
 
从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 = −0.34, p < 

0.01)，这一结果表示着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给大学生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使用

与社会支持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r = −0.28, p < 0.01)，这表示频繁使用人工智能或许正在影响大学生的

社会支持网络，减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他人帮助和情感支持的机会。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则

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r = 0.41, p < 0.01)，这充分说明社会支持在守护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大学生

抵御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2. 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展开深度探测后，得到的模型拟合指标“见表 2”：χ2/df = 
2.43，CFI = 0.96，TLI = 0.95，RMSEA = 0.058，SRMR = 0.042。这些指标表明所构建的模型与实际数据

具有高度的拟合度，贴合了数据模型。 
 

Table 2.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表 2. 社会支持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总效应 −0.34 0.047 −0.432 −0.248 

直接效应 −0.23 0.046 −0.320 −0.140 

间接效应 −0.11 0.024 −0.157 −0.063 

 
通过 Bootstrap 检验结果可以有力地证明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11, 95% CI = [−0.157, 

−0.063])，其占总效应的比重高达 32.4%。该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使用不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直接负

向效应，亦通过削弱社会支持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此种直接与间接并存的效应

机制显示出该问题所蕴含的双重影响，进一步凸显了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与复杂

性。上述发现揭示了一条关于人工智能使用影响心理健康的潜在路径，即通过改变大学生所获社会支持

的实际状况进而作用于其心理状态。这一结论为深入理解二者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关键性的实证依

据，亦为后续干预措施的制定与预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切入方向。 

4.3. 调节效应检验 

层级回归分析为解释外倾性调节效应提供清晰的数据，其结果“见表 3”。 
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使用与外倾性的交互项对因变量存在显著影响(β = 0.18, p < 0.01)，表明外倾性

在人工智能使用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高外倾

性个体中，人工智能使用与社会支持之间的负向关联程度相对减弱(β = −0.15, p < 0.05)，该类个体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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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情境中有效维系其社会支持网络，从而缓冲负向冲击；而在低外倾性个体中，上述负向关

联则呈现显著强化态势(β = −0.41, p < 0.01)，其社会支持系统在人工智能使用的冲击下更易趋于弱化，面

临社会支持不足的困境。上述发现揭示了人格特征在大学生应对人工智能影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同

外倾性水平的个体在人工智能应用策略与社会支持维持能力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 
 

Table 3.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xtraversion 
表 3. 外倾性层级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AI 使用(A) 外倾性(B) A × B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0.28** −0.33** 0.34** −0.31** 0.32** 0.18** 

R2 0.078 0.179     

ΔR2 0.078** 0.101** 0.032**    

注：**p < 0.01；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5. 讨论 

5.1. 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的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证实了人工智能使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一发现与既有研究结论相一

致。就其成因而言，过度沉浸于人工智能应用可能构成一种表面上具有便利性、实则隐含消极后果的依

赖状态。 
在学习维度上，对智能辅导工具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惰性思维倾向的形成(Deci & Ryan, 2000)。较多

学生在面对复杂学业任务时，倾向于不经充分独立思考即直接求助于智能软件。长此以往，其独立分析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呈现逐步弱化态势。一旦脱离此类辅助工具而进入考试或现实应用情境，个体易

产生无从应对之感，进而自信心显著受挫，焦虑情绪亦随之滋生。以数学学科学习为例，部分学生对智

能解题软件形成高度依赖，未能深入掌握基本解题逻辑与核心方法，以致于遇到新颖题型或软件无法处

理的题目时，便表现出明显慌乱与焦躁。 
在社交层面，虚拟社交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际关系的广度，但在现实社交的深度方面仍存在明

显不足。长期身处虚拟社交环境中的大学生，在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中常表现出非言语沟通要素(如眼神交

流、肢体语言及情感共鸣)的匮乏，沟通方式主要局限于文字与符号的简略表达。此种沟通模式的局限性

导致其实际社交技能趋于弱化，难以在现实人际互动中建立深层情感联结，进而产生孤独感与人际疏离

体验。例如，在一些线上社交群体中，成员之间虽在虚拟平台上互动频繁，然而在线下实际会面时却往

往陷入交流不畅与尴尬沉默的境地，缺乏有效的互动能力(Kim et al., 2025)。 
进一步而言，在信息高度膨胀的时代背景下，经由人工智能渠道传播的信息流对大学生构成持续的

信息过载压力。海量信息中真伪难辨、质量参差不齐，对其进行甄别与筛选需投入大量的时间与认知资

源。在此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易于被负面信息所裹挟，陷入认知困惑与情绪困扰之中，从而引发明

显的情绪波动。以社交媒体为例，各类负面新闻报道、不实传言及极端观点层出不穷，大学生在接触此

类内容时易受消极影响，产生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并可能对其自我认知与社会判断形成偏差性认识

(Matz et al., 2013)。 

5.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为理解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

具有解释力的逻辑路径。当大学生群体过度投入于人工智能应用时，其现实社交的时间资源受到显著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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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面对面交流的频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以双休日情境为例，过往宿舍成员常聚集交谈、彼此倾诉以

维系情感联系，而现阶段则普遍转为各自与屏幕中的人工智能进行个体化交互，深陷虚拟情境难以自拔。

此种变化导致情感共鸣趋于弱化，相互支持的实际机会亦大幅缩减。 
在家庭场景中，原本作为增进亲情与传递情感支持之重要载体的餐桌交流环节，现今往往为智能设

备所取代。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质量趋于表面化，客观支持(如物质帮扶与信息共享)的传递渠道因而收窄

(Wang & Wang, 2024)。父母与子女因各自专注于手机或计算机终端内容，彼此的情感需求与实际困难易

被忽视。在主观支持层面，即情感慰藉与认同感知的获得亦随之减弱。大学生在遭遇挫折或困境时，因

缺乏与家人、朋友的深入交流而难以获取及时有效的情感支持与正向激励，更易陷入自我否定与消极情

绪之中。与此同时，支持利用度亦随人际互动的减少而降低。长期习惯于独自应对问题并依赖人工智能

获取解答的个体，在面对现实困难时往往缺乏寻求他人帮助的意愿与能力，亦难以有效调动身边既有的

社会支持资源。此种状况导致个体心理健康防护体系逐步弱化，为心理问题的发生埋下潜在风险。 

5.3. 外倾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外倾性人格在人工智能使用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高外倾性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交优势，主动借助人工智能所提供的便利性，在社交平台层面拓展社会

交往的边界(Stachl et al., 2020)。在智能社交平台环境中，该类个体凭借其热情开朗的性格特征与较强的

社交技能，积极参与各类兴趣小组、学术论坛及线上社群活动，能够较为迅速地与志趣相投者建立联系。

此外，他们倾向于将线上所积累的人际网络延伸至线下情境，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聚会与交流活动，将虚

拟人脉资源转化为现实社会关系，从而使社会支持网络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趋于稳固与充实。例如，部

分高外倾性学生通过参与线上外语学习社区，结识来自不同地域的学习伙伴，双方不仅在线上围绕学习

内容展开交流与心得分享，亦利用节假日组织线下外语交流活动，在此过程中既提升了语言能力，又获

取了有价值的友谊与较为广泛的社会支持。 
与之相对，低外倾性个体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则更易呈现出社交退缩与自我封闭的倾向。在虚拟环境

中，他们通常倾向于以单独使用智能设备的方式从事学习或娱乐活动，以从中寻求满足感与安全感。面

对智能社交平台所提供的沟通契机，受自身腼腆、内向或自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往往选择回避，较

少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长此以往，在人工智能应用的持续冲击下，该类个体的社交范围趋于收窄，社

会支持系统呈现弱化态势。例如，在网络游戏场景中，低外倾性学生可能倾向于独自沉浸于游戏剧情之

中，而忽视与其他玩家的互动协作；即便遭遇困难，也更倾向于自行摸索解决而非向他人求助。此种行

为模式易导致其与现实社会交往的逐渐脱节，社会支持体系亦随之趋于薄弱。 

5.4. 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在探究人工智能使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横断研究设计虽然能够捕捉到某一特定时间点上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却难以追

溯因果关系的源头(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虽然我们发现了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但却无法确凿地判定究竟是人工智能使用导致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还是心理健康状

况不佳的学生更倾向于过度使用人工智能来寻求慰藉或逃避现实。这种因果关系的模糊性为我们深入理

解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也使得研究结论在解释和应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这一研究中使用的自陈量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社会赞许性出现偏差(解亚宁，1993)。参与

者在答题时，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选择那些看上去更“正面”或“适当”的答案，而并不是真实地反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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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实际情况，出于维护自身形象、迎合社会期望或避免暴露自身问题的心理(Kundu & Bej, 2024)。这种

偏差或使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实际相背离，从而使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受到一定的干扰，进

而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此外，这项研究所取的样本仅仅来源于单个院校，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样本的代表性，受地域、

院校特色等因素影响。文化氛围、教育水平、学生背景等不同地区的高校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

些差异或将给人工智能的使用及心理卫生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以单个院校的样本为基础得出的

研究结论在大学生群体中推广到其他院校和地区时，其普适性是有疑问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

证和改进。 

6. 结论 

6.1. 研究发现总结 

经过严谨的实证探索，本研究的关键结论有以下几点：其一，人工智能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大学生的心理防线，成为影响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重要潜在因素。在现代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捷，大学生群体正面临

着越来越多的诱惑和依赖风险。 
其二，社会支持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作用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和心理健康。这意味着，人工智能

的过度使用，不仅通过削弱社会支持这一间接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且对

心理健康造成的危害也在进一步加剧。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来了解人工智能的内在影响心

理健康的机制，以及明确的方向来进行后续的干预。 
其三，在人工智能的使用和社会支持关系之间，外倾性的个性特征具有很强的调节功能。当面对人

工智能时，不同的外倾性水平的个体所受到的社会支持条件、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都有着明显的差

别。而外向度高的个人，则可以更好地利用 AI 来扩大自己的社交资源，维持较高的社会支持度，从而减

少自己负面的心理健康效应；而外倾性较低的个体，在面临较大心理健康风险的人工智能冲击下，更容

易陷入缺乏社会支持的窘境。这一结论突显了个性化教育与干预提供理论基础的个性因素在大学生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挑战时的重要性。 

6.2. 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根据上述重要的发现，在大学期间，高校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有效路径促进大学生与人工智能和谐地

共存，保护学生心理健康。 
首先，积极开展 AI 素养教育。通过搭建知识课堂、举办专题讲座以及开展实践活动等形式，帮助大

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应用范围以及潜在的危险性，使其看透“本质”，从而分辨利弊、学会合

理控制这种强有力的技术工具。在教育过程中结合现实案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素养和综合能力，让学生亲身体验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问题。 
其次，大力加强线下组织社会活动。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团招新、体

育赛事、文艺汇演、学术交流等线下活动，营造积极活跃的校园文化氛围，吸引大学生走出虚拟世界，

投身现实社会。这些活动既能为学生提供更多面对面交流、互动的机会，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和感情，

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为增强心理韧性和抗压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开展“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辅导。针对社会交往能力不高的学生，高校应开设社会交往技

能培训课程和心理辅导服务，帮助他们克服内心的羞怯和恐惧，勇敢迈出社会交往的第一步，逐步增强

社会交往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锻炼人际交往能力的团体活动和团队项目(辛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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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2018)。对于外倾度较高的学生，高校应引导他们注意保持现实与虚拟社交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

沉溺于虚拟世界而忽略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同时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交便利。通过开展相关主题

教育活动，引导他们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社交资源的拓展，但也要确保不脱离

现实社交轨道，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6.3. 未来研究方向 

放眼未来，本研究领域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可从以下几个重要方向推进：一是启动跟踪研究设计。

以时间为轴，对人工智能使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演变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记录分析，通过长期

跟踪同一批大学生的相关情况，理清因果脉络。该研究设计可克服横断研究的局限，为制定科学有效的

干预策略提供更可靠的依据，更准确地揭示人工智能使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机理(罗杰，赵守

盈，潘运，戴晓阳，2013)。 
二是融合多元测量方法。单一的测量方法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尝试结合实验法、观

察法、生理指标测量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剖析问题。实验法可通过创

设特定情境，精确控制变量，观察人工智能使用对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即时影响；观察法能直接捕捉学

生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和互动模式，为研究提供真实、生动的资料；生理指标测量如心率、皮肤电

导率、脑电波等则可从生理层面揭示大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过程中的应激反应和情绪变化，挖掘身心关

联的深层次机制，使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全面和深入。 
三是扩大样本范围。未来研究应广泛吸纳不同地域、不同类型院校、不同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绘制出大学生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方面较为完整、真实的全景图，以提高研究结论的代表

性和广泛性。通过扩大样本范围，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差异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

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更广泛的参考依据，因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教育资源差异以及院校和专业特点

可能导致大学生在人工智能使用习惯、需求和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四是深挖其他人格特征及中介变量潜能。除了外倾性人格外，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等

人格特质在人工智能使用与心理健康关系中可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些人

格特征以及其他潜在中介变量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揭示人工智能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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